法蘭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簡史

法蘭西斯 (Franciscus，1182~1226)：法蘭西斯於1182年生在義大利。父親是個富商，自幼過享樂的生活；二十歲時，因一場危險的疾病而歸向基督，從此以後，獻身過貧窮、慈善的生活。與他有同樣看法的人，也加入他的陣營，成立了「方濟會」。

他堅持過貧苦生活，僧侶們必須親手做工，不計酬勞，也不可為明天憂慮，除了當天的必需品以外，其餘全部賙濟窮人。法氏酷愛一切被造之物，他甚至向小鳥講道，並以「貧窮女士」為他的情人，為她歌頌。他的口才極佳，藉講道，他感動了無數人心。
他極為熱心，對主以及完善的品格有一份的狂熱。身體軟弱，但是為了宣教的異象，他遠赴埃及和敘利亞，向穆罕默德的信徒傳講基督。他當初為門徒所訂立的規條，後來反倒被募捐所取代，原本追求的貧窮反倒成了富足。這些規則一直腐化至成了捆綁人於羅馬大公教會的權威之下。法蘭西斯生前看到這些變化，使他哀痛至深，雖然後悔，可是他依然不改對羅馬大公教會體系的忠貞。
他是一個非常有天分的人，年輕的時候就被人認為是一個杰出的天才，同時他又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他愛所有神所造有生命的東西，無論是花、鳥、或是走獸。他也熱愛音樂，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所以他常采用抒情詩的格調寫圣詩，現在仍然留下一些他的講章、詩詞、信件等。
他熱愛禱告，每天清晨都要到一個小山頂上，在太陽將出未出時去安靜禱告。下面的禱告最能代表他的屬靈生命和的個性。
法蘭西斯的禱告

我的主、我的神阿！你是神聖的施行奇事者。你是榮耀的、你是偉大的、你也是至高者。你是全能的；我們惟一的聖父，天地的君王。 

你----我的主、我的神，三而一的神，是我們一切的美善。 

你----我的主、我的神，是美善的，是我們的至善----住在祂的裏面。 

你是慈愛、你是智慧、你是謙卑、你是忍耐、你是安全、你是平息、你是喜樂與福分、你是公義與節制、你是豐滿與完全、你是美麗、你是溫柔；你是我們的保護、你是我們的避難所、你是我們的力量、你是我們的更新、你是我們的盼望、你是我們的信心、你是我們的甘甜、你是我們的永遠生命，榮耀和可敬畏的主，全能的神，慈愛的救主。 

全能、永活、公義和慈愛的神，求你將智慧賜給我們這些可憐的人，使我們能按著你的旨意而行。 

在你的旨意中，常作你所喜悅的事：使我們的靈裏變化，內心光明、內心燃燒著聖靈的熱火，使我們能就近你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使我們能藉著你的恩典，只能藉著你的恩典，來就近你----至高者面前。因為你----全能的神，在圓滿的三而一神和簡單的聯合中，永活、榮耀和永受榮耀。 

至高至榮耀的神，求你光照我的心靈。賜給我永不改變的信心，確定的盼望，完全的愛，基督的謙卑、智慧和真理，使我們能遵守你的誡命。 

我的主耶穌基督，為著你對我顯示這至聖的愛，我要感謝你。 

我認識這乃是一個更深的愛的標記，當主罰祂的僕人，在世界所作的種種錯誤時，祂這樣作，乃是要避免在另一世界懲罰他。感謝神！我已預備好，接受一切的考驗，接受一切為我的安排，祂使我接受一切的苦難。 

主阿！我求你：以你熱切而溫柔的愛，從世界的吸引中，甦醒我的靈魂，好使我為著愛你的愛而死，因你曾倒空自己，為著愛我的愛而死。 

我的主，我的神！榮耀的天父，我們懇求你慈愛地指引我們當作的事。 

我們敬拜你----主耶穌基督，在這裏和全世界的教會，我們歸榮耀給你，因為你藉著十字架救贖了世人。 

你是何等的榮耀！永活的主：至善、智慧和威嚴。你倒空自己來就近我，這個卑微的人、這個可憐的蟲！ 

我的主耶穌基督，求你在我死前，賜我兩項恩恩典：使我在靈裏、在肉身裏，完全享受你。可親愛的主耶穌，享受你在最艱難的苦難中所忍受的悲痛。使我在靈裏、肉身裏，完全享受你。神的兒子，內在所燃燒的至聖的愛。你在熱切的聖靈裏，完全甘心為我們的罪人，忍受一切的苦難。 

主阿！求你使我成為你平安的器皿！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撒下愛種；那裏有損害，我就饒恕；那裏有懷疑，我就相信；那裏有失望，我就盼望；那裏有黑暗，讓我成為亮光；那裏有悲傷，讓我成為喜樂。 

主阿！求你不要叫我多為自己求，叫自己得安慰而去安慰人；求人認識自己，自己卻不去認識別人；受人之愛而不去愛人；因為施即受；饒恕人就是自己得饒恕，由死亡得生命。
法蘭西斯的短詩
下面這首〈讓我愛而不受感戴〉“Let me Love and not be Respected”短詩，無疑地是他生命的結晶之詞。每逢唱此詩時，許多人都深被他跟隨主的絕對和他里面基督品格的偉大所感動。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 作為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 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裏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復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法蘭西斯生平 (St.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張力揚
法蘭西斯的傳聞軼事﹐及其修會（Franciscan）的發展﹐可以寫好幾本書來描述﹐但
其中不可少的﹐除了與「貧窮女士」的永恆之戀外﹐就是他溶入自然的生態生活。
                            　　貧窮之戀與修復教堂
「貧窮女士」是何許人﹖法蘭西斯又如何看出她的高貴﹖他與「貧窮女士」的赤忱之戀﹐並不表示只是愛那些貧苦之人罷了﹐法蘭西斯無法見到他們受苦﹐自己卻在享受﹔他們缺乏﹐自己卻物資豐裕﹔他拋下一切變成貧病者之一﹐正如耶穌道成肉身一樣。他不只將金錢分給貧窮的人﹐甚至將自己穿的衣物﹑享受的美食都與他們共享。當法蘭西斯幡然悔改之後不久﹐他去了一趟羅馬﹐參見彼得的墓地﹐這是當時基督徒的一種虔敬表現。就在那兒﹐他又一次體會到富有與貧窮間的天壤之別﹐「要將財富獻與富有的神職人員﹖抑或與群聚乞討的人同分﹖」當他祈禱完走出紀念堂﹐就毅然地走進那群窮人中﹐將自己的衣裳與他們互換﹐並和他們一同沿街乞討﹐分享他們所得的食物﹐他體會到完全的釋放與喜樂。
法蘭西斯不只關懷窮人﹐對人見人怕的麻瘋患者﹐也克服了恐懼﹐向他們認罪。他不只將錢財分給他們﹐更到麻瘋隔離區照顧他們﹐在以後棄家修道的日子裡﹐他與同伴們十數年如一日的關愛這些不幸的人。法蘭西斯與過去的生活漸行漸遠﹐也與父親對他的期許差距愈來愈大﹐但他還是不清楚自己未來該如何﹖他可以給貧窮的人飽食﹐給麻瘋病人適切的照料﹐但對釘在十架上的耶穌﹐要如何服事他﹖有一天﹐法蘭西斯來到聖道明（St.Damn's）修會一間已傾頹的小教堂祈禱﹐他彷彿聽到十架上的耶穌對他說﹕「修復我的教會。」剎時間﹐驚恐與不可名狀的興奮充滿了他﹐就這樣﹐他不假思索地開始沿街向人募款或請人捐獻石塊﹐著手修茸這所教堂。他自戰爭中習得的修建城牆的技術﹐也因此派上了用場。他又將自己的馬﹑衣物等等賣了﹐把得來的款項﹐奉獻給這所教堂的牧師﹐自己也住在那兒。不想可知﹐這樣的舉措﹐大大激怒了這位「教堂修復者」的父親﹐雖然法蘭西斯躲藏了將近一個月﹐終究在回城時﹐眾人取笑戲弄之下﹐被他的父親捉了回去﹐捆鎖在地牢中。父子二人終於面對面了﹐法蘭西斯告訴父親﹐為了對基督的愛﹐他願放棄及忍受一切﹐而這位父親卻想如何切斷他一切物資來源﹐甚至將他驅逐出境﹐期望因此可使「浪子回頭」。憤怒的父親﹐悲傷又滿有愛憐的母親﹐卻喚不回鐵了心的「浪子」﹐最後父子二人對質于亞西希城主教及公眾面前。其實法蘭西斯絕非無情無義之輩﹐他為了何去何從﹐就如前述諸多事例﹐掙扎了很久﹐榮華享樂與永恆價值的爭戰﹐早就在他心中打翻了﹔當個富有的商人﹖抑或與「貧窮女士」締結盟約﹖這不是買什麼衣裝﹑吃何等口味的選擇﹐這是一個生命與歷史的抉擇。七百九十年後的今天（1996 A.D.）﹐我們慶幸這位貌不驚人﹑身材瘦小的青年﹐敢將所有財物及身上穿的衣服﹐全歸還給他肉身之父﹐近乎赤裸地宣佈﹕「從此時起﹐我只有一位父親﹐就是創造﹑供養及關愛萬物的天父。」法蘭西斯自己並不知道﹐這個宣告為中古西歐社會開啟了一扇「天窗」﹐讓一股馨香清新之氣﹐流入了一段閉塞又喧騰的時空﹔其實﹐不只是那一﹑兩百年及西歐地區﹐這股氣息與天光﹐更穿透歷史而來﹐進入20及21世紀﹐也進入經濟及自由思想蓬勃發展的時空。法蘭西斯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掙扎﹑轉變﹑抉擇與宣告﹐會帶給當代及後世什麼影響﹐他如常人一般﹐有著情慾之惑﹐但他也有非常人的勇氣﹑毅力與信心﹐向前飛躍﹐創造了心靈世界的新天地。他給平凡人立了典範﹐因為他原本平凡﹐只是他抓住了「掙扎」﹐堅持下去﹐以單純的信心﹐塑造了其不凡的一生﹐也為比他早約一千兩百年的耶穌﹐提供了新註解。修道與社會關懷法蘭西斯對基督教社會的影響﹐與其後三百多年的馬丁路德截然不同﹔前者是寧靜和平﹐後者是壯烈火爆﹔前者對當時的教會是認同接受﹐卻將耶穌教訓驗證于社會﹔後者則對羅馬教會強烈質疑﹐以致毅然絕裂﹐高舉因信稱義﹐另創新局。馬丁路德所展現的是造物主的陽剛之氣﹐奮然前進﹐轟轟烈烈的扭轉了歷史﹔法蘭西斯卻是以上主的母性溫柔﹐緩慢推進﹐涓涓滴滴的透進歷史。法蘭西斯與「貧窮女士」之款款深情﹐他對待自然生物﹑對待人們的溫文委婉﹐他于十字軍東征中﹐與同伴二人深入回教王蘇丹帳中﹐以和平關愛之心﹐傳遞福音﹐在在顯示他體會到基督的「母性之愛」。這是法蘭西斯為何直到今日﹐仍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原因﹐不論是在教會﹑社會及生態環境中﹐他詮釋並彰顯了素來欠缺與被忽略的「母性」特質。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後﹐法蘭西斯又修復了另外一兩座教堂﹐除此之外他還可做什麼﹖他開始街邊佈道﹐宣講認罪﹑悔改與愛神愛人的福音﹐但這是當時羅馬教會所不允許的﹐因為宣教只能由受過訓練的神職人員擔任﹐法蘭西斯終其一生沒受過神學宣教訓練﹐也從未成為羅馬教會的神職人員。當時曾經有一群號稱「里昂的窮人」（the Poor Man of Lyon）的僧侶﹐他們謹守聖經中教導人放棄世上財富﹑關心貧困疾病者的教訓﹐曾經吸引了不少人﹔可惜就是在宣道一事上﹐沒有遵從教會的規矩﹐因此被教宗喻令逐出教會﹐斥為異端﹐而日漸式微。
法蘭西斯會不會引起類似的麻煩呢﹖在他所修復一座聖本篤修會（nedietine）的教堂內﹐他靜靜聆聽著神父朗讀到「你白白得來的﹐要白白地舍去。…… 不要帶金﹑銀或錢財﹐也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兩件衣……當你進入接待你的人家時﹐當說願你們平安。」他簡直無法克制自己的興奮﹐因為這就是他想要行的。自此之後﹐他就如此地踏上傳道之途﹐簡陋的衣裝﹑赤腳﹑沒有錢囊﹑只有充足的熱心與信心。日後﹐當他有了同伴及跟隨者﹐他也要求他們如此行。西元1209年﹐法蘭西斯與十一個同伴﹐首途羅馬﹐預備去見教宗﹐希望教宗能認可他們修道與宣教的方式。法蘭西斯幾乎完全依照福音書﹐草擬了他們這個修會的規範﹐也據此宣告了他們將如何遵守教會規章﹑教宗喻令等﹐但更確定要遵守絕對的貧窮﹐不擁有財物及房地產。
起初教宗並未完全相信法蘭西斯之詞﹐反而試煉了他﹐要他去對豬傳道﹔平常人也許會視此一「喻令」為一大悔辱﹐法蘭西斯卻沒等第二次吩咐﹐就照辦了。教宗為何會有此一不合「常情」的指示﹖實因當時社會中﹐有不少「反對」教會或向教會只顧世俗事務與權利挑戰的小群體﹐如前述「里昂的窮人」及「迦塞聖人」（Cathar's the Pure）等﹐尤其是後者對羅馬教會衝擊最大﹐他們在吃喝﹑嫁娶﹑財產等世俗之事上有嚴格的規矩﹐要想與世界惡者分離﹐就需認真執著﹐又要在死前悔悟並遵守規則﹐方可成為「完人」（the Perfect）。
羅馬教會為了這批人﹐曾在現今法國南部掀起多次流血征戰﹐卻無法阻止他們在義大利北部及法國南部的發展。這批「亞西希的窮人」會不會又是另一小群「反叛者」﹖當教宗看到法蘭西斯一身污穢地自豬圈回來時﹐他知道眼前這個「窮小子」是與世不同的奇人﹐甚至可能是上帝的使者。教宗因此口頭上應允認可了他的請求。這就是法蘭西斯的「小托缽兄弟會（the Friars Minor）的源起（后人又稱之為Franciscan）。
我們很慶幸法蘭西斯沒有就此退隱山林﹐過著隱居修道的生活;他不是沒有這樣的想法﹐但卻因著更進一步體會到「修建我的教會」這一啟示﹐並不僅指有形體的建築物﹐更是針對人及社會的靈性重建而來﹐要將人由世俗物欲的貪婪中解放出來﹐再創天人合諧的關係。法蘭西斯對教會的行政管理與教規完全接受﹐也絲毫沒有興致去改造它們﹐但他卻致力于服務﹑關懷﹑施與﹑照顧貧病﹑宣達和平信息﹑謹守貧窮與簡朴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不是在曠野就是在教堂內靜思祈禱。
                            　　聖潔的貧窮
法蘭西斯的一生充滿了傳奇性﹐但造就他豐盛生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對「貧窮」與「和平」的堅持﹐這是他自聖經尤其是耶穌教導的體會。法蘭西斯曾對他的同伴們說﹕ 「一旦我們擁有什麼﹐就需要武器保護它們和我們自己﹐這是為什麼會有許多爭吵﹑戰禍及法律訴訟的原因。這些事﹐使我們失去了造物主之愛﹐也使得鄰舍反目成仇。對我們這小群人而言﹐我們已完全溶入『不擁有世上任何短暫物質』的生活中。」他又說﹕「造物主已呼召我們﹐過著貧窮和一無所有的生活﹐為要施行他拯救的計劃。他為我們與世界立約﹕『我們給世界一個好榜樣﹐世界供應我們所需』。讓我們堅持這聖潔的貧窮﹐這是一條窄路﹐卻是通向完全與永恆之福的保障。」這豈只是一條窄路﹖它根本是沒有路的曠野﹐行在其間的人﹐必須一步一腳印的摸索。即使如此﹐法蘭西斯仍吸引了很多追隨者﹐如富有的商人﹑律師﹑學者﹑神父﹐也有市井小民﹑農夫﹑貧苦的人﹐在他離世前所召開的一次大會（西元1220年左右）中﹐有超過5000人自西歐各地來參加。法蘭西斯和他的同伴們﹐過著「親手作工﹑專心服務」的生活﹐若工作所得不足養生﹐他們就沿門托缽﹐一面乞得食物﹐一面給人祝福。
有一次﹐法蘭西斯與馬西歐弟兄去鄰城佈道及作工﹐一天之後已非常飢餓﹐他們就分別沿街乞食。馬西歐因長的高大體面﹐不一會就得到一些麵包食物﹐而矮小的法蘭西斯則所得甚少。當他們一起回到城前森林中﹐在溪邊石塊上﹐放下所得食物﹐法蘭西斯高興地大聲感謝天父所賜的豐盛﹐他的同伴馬西歐卻悶悶不樂的說﹕「夫子﹐我不明白您為什麼說﹐我們有上天一切的賞賜﹖我們既無餐廳﹐也無米﹑碗﹑座椅及服侍我們的僕人﹐我們實在一無所有。」法蘭西斯回答說﹕「這就是那最大的財富﹐沒有一樣出於人手所造﹐看哪﹗這美好的樹林﹑可愛的石桌﹑清澈的流泉﹐沒有一樣不是上天的恩賜﹐我們實在不配擁有這一切。我們為此更該祈求天父﹐讓我們更愛那聖潔的貧窮（Holy Poverty）。」溶于自然的法蘭西斯法蘭西斯的傳聞軼事﹐及其修會（Franciscan）的發展﹐可以寫好幾本書來描述﹐但其中不可少的﹐除了與「貧窮女士」的永恆之戀外﹐就是他溶入自然的生態生活。法蘭西斯與其同伴﹐除了外出佈道﹑作工﹑乞討﹑照顧貧病外﹐其它的時間﹐就是在曠野自然中靜思﹑默想﹑祈禱及親近造物之主。他常有數周﹐甚至長達 40晝夜的獨處﹑禁食生活﹐在這樣的時間裡﹐他必然由周遭自然環境中﹐體會到人與生物及人與造物者的親密關係。
法蘭西斯的故鄉山谷青翠秀麗﹐再加上他敏銳的心靈﹐以及喜好創作吟詠詩歌﹐就更使得他與自然有著溶為一體的關係。他對自然生物之愛﹐遠超過羅曼蒂克的情感﹐我們可由他創作的詩歌及一些軼事中略窺一二﹐尤其是他那首傳頌數百年的「太陽頌（Canticle of the Sun）﹐更突顯了他那擁抱﹑關愛萬物的剔透心靈。他不只是愛有生命之物﹐對無生命的萬有﹐也看到他們內在所貫穿的永恆生命﹐更體會到自己（人）與他們之間的依存關係。
他稱太陽﹑風﹑火為兄﹐視月亮﹑星辰﹑水與大地為姐妹﹐他對太陽及大地的尊崇﹐ 似乎又更超乎其他眾物﹐他稱太陽為Sir Brother Sun﹐稱大地為Sister Mother Earth（在近30年的環保運動中﹐人們所通稱的Mother Nature or Earth﹐很可能是由此而來﹔只是環保人士們﹐對太陽的尊崇或重要性﹐並沒有賦予相當的關注）。我們平凡人並不都「視死如歸」﹐更不願承認自己與死亡有何「親戚」關係﹐但在「太陽頌」中﹐法蘭西斯亦視「死」如姐妹﹐視「死」為通向永恆生命的「祝福」。
在每一樣受造物中﹐在每一種自然脈動裡﹐法蘭西斯都看到原創者的形像與祝福﹐他沒有現代環保運動的「回收」﹑「減廢」﹑及「生態保育」觀念﹐但他卻完全溶入有生命﹑無生命﹑死亡及永恆之中。他曾對一大群飛鳥佈道說﹕「造物主賜你們羽毛為衣﹑有翼可飛﹐並一切需用之物﹐且使你們比眾物尊貴﹐以清新的空氣為家。你們既不種也不收﹐但他卻保守你們。你們當以歌聲讚美他。眾鳥們果真安靜聆聽﹐並依他指示而歌頌。
他也曾在旅行宣道途中﹐為農民們馴服惡狼﹐帶著狼和農民立下和平之約﹐從此狼不再傷人害物﹐村民也飼養它。法蘭西斯曾釋放被獵人捕捉的兔子﹐後來兔子竟成為他的好友﹐可是他卻從無飼養「寵物」的意念﹔「貧窮」就是不擁有一物﹐但卻擁抱萬有﹐他仍使野兔歸回自然。他也曾拾起過路的小蟲﹐將之安放在路的另一旁﹐以免路人不慎踐踩了它﹐傷害了它的生命。法蘭西斯如此行﹐不是為了贖罪﹑不是為來世﹑也不是為了功德﹐他是自一切創造（生物與無生物）中﹐看到永恆的價值。沒有我執﹐沒有貴踐與物種的歧視﹐沒有「是否有用﹖價值多少﹖」的經濟判斷﹐法蘭西斯在「貧窮」及一無所有的狀態下﹐已將自己（人）溶入萬物之中。
有關他與自然的關係﹐及「貧窮」的神學解釋﹐我們將另文討論。
為什麼是你﹖
看來我們又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上了。追隨法蘭西斯的人愈來愈多﹐但由於他身體健康日差﹐也因為這些新入修會者﹐分佈在西歐許多邦國內﹐很多的人不要說沒見過他﹐甚至愈來愈多的修士們﹐對法蘭西斯堅守「貧窮」的信念﹐感到懷疑﹐認為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在他與一批同伴赴北非回教世界宣道時﹐另一批修士們就開始設立「學院」﹐開始授課研修神學﹐開始有了自己的「房舍」﹔法蘭西斯自北非歸來後﹐在極為憤怒的情形下﹐逐出了這些修士。但問題卻沒有解決﹐由於多位教宗及主教的介入﹐他們也不以為「絕對貧窮」是可行的﹐因此法蘭西斯早期依聖經字句所定的規律（Rule）被修改了﹐他也不再是修會的行政負責人﹐而只是精神領袖了。
新領導人反而將堅守「貧窮」的修士﹐視為「異端」與「反叛者」﹐在法蘭西斯死後﹐大加迫害。所幸法蘭西斯早期的同伴及追隨者﹐仍然勉力維持「貧窮」的規範﹐尤其是裡奧（Leo）﹑伯納（Bernard）﹑基列（Giles）﹑安基羅（Angelo）等弟兄﹐以及聖可蘭（St.Clare）修女和她的修女會（poor Clares）﹐仍將法蘭西斯最初的信念保留下來﹐並且繼續推展。有關這些弟兄的事跡及聖可蘭修女對法蘭西斯修會的影響﹐我們將另闢章節來討論。
除了有大批的追隨者加入「小托缽修士」的行列外﹐也有仕女們放棄世俗的生活﹐成為修女﹐聖可蘭就是第一個﹐以後就有了「Poor Clares」修女。除了修士及修女﹐尚有一般凡夫俗女的第三序列（the ThirdOrder）﹐他們仍過著社會生活﹐卻也遵守法蘭西斯的教訓﹐不以擁有財產﹑地位﹑名聲為人生目標﹐願意親手工作﹑服務社區﹑照顧貧病﹐過著清貧自然的生活。
「為什麼是你﹖」馬希歐問法蘭西斯﹐他以其一向平和與喜樂的口吻回答說「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造物主在這世上﹐再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無用﹑更不配﹑更有罪的人﹐去執行他的旨意。他選擇我去使那些高貴的﹑富有的﹑有權位的﹑美好的及有智慧的感到羞愧。因此﹐使人們知道﹐一切的美善與榮耀﹐不是來自人﹐而是來自創造萬有的主宰。」法蘭西斯生于1182年﹐卒于1226年﹐享年四十四。他生于富有的布商之家﹐死時卻貧無立錐之地﹐躺臥在最初所修復的波提溫克拉（Portiuncula）教堂的石地上。年輕時的他﹐過著浪漫浮華的生活﹐對騎士精神滿了憧憬﹐喜好吟詠創作詩歌﹔廿六歲時﹐領悟「貧窮」的真諦﹐自此放下一切身外之物﹐關愛照料貧病﹐行走各方宣達和平福音﹐過著溶於自然萬有的釋放生活。當「死亡姐妹」臨近時﹐他說﹕「歡迎你﹗因為藉著你﹐我才能被引進永恆。」死時口中仍低唱著詩篇。
FRANCIS, SAINT, OF SALES: Saint Francis of Sales, noted preacher and devotional author; born at the chateau of Sales near Annecy (25 m. s. of Geneva) in Savoy, Aug. 21, 1567; .d. at

Lyons Dec. 28, 1622. He was a member of a noble family of Savoy and at the age of twelve entered the Jesuit college in Paris, wher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the

classics and Hebrew, leading at the same time a life of stern asceticism in fulfilment of an early vow to the Virgin. From 1584 to 1590 he studied civil and canon law at Padua, but gave

himself up more and more to the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Jesuit Possevin. During a severe illness he determined to enter the priesthood, and carried out his purpose in 1591, in

spite of the opposition of his family. 

                                              Activity in Chablais, Gex, and Geneva.

Pla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bishop of Geneva, who was then riding at Annecy, Francis began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movement for bringing back to the Roman fa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rovince of Chablais and of the district of Gex, lying on the Lake of Geneva. Conquered in 1536 by the Bernese and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Chablais and Gex were restored to Philibert Emmanuel of Savoy by the Treaty of Lausanne in 1564 with the assurance of religious freedom. This pledge, faithfully kept by Philibert, was broken by his son Charles Emmanuel, who succeeded in 1580; and discerned in the close connection prevail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wo region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Bern and Geneva a menace to his political authority. Peaceful methods were at first decided upon, and to Francis of Sales the mission was confided. In spite of his zeal, courage, patience and remarkable gifts of persuasion, Francis met with absolute failure at Thonon, the capital of Chablais, whose inhabitants entered into a compact to refuse even a hearing to the eloquent preacher. Only among the peasantry and the nobility could he point to a few isolated conversions. Convinced that nothing was to be accomplished by peaceful means, he abandoned the field of his labors in the winter of 1596-97, and at Turin in the ducal council declared himself for a policy of forcible conversion, calling for the expulsion of the Protestant clergy, the prohibition of Evangelical literature,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Roman Catholic parishes, the foundation of a Jesuit colle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ass in the city of Thonon. The plan was adopted, priests and monks were sent into the country, soldiers were quartered upon the inhabitants; and with the additional weapon of exile the Roman reaction was speedily triumphant. Encouraged by their success, the authorities turned their eyes to Geneva, whither Francis went in 1597 at the instance of Pope Clement VIII. There he came into repeated contact with the aged Beza, and, convinced that the great Huguenot could not be gained over by argument, attempted bribery-- an act which roused Beza to great indignation. To his very last day Francis retained an irreconcilable hatred for Geneva, which he designated as the home of the devil and of heretics Bishop of Geneva.

         In 1602, on the death of the bishop of Geneva, Francis succeeded to the see, of which he had for some time been coadju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uties of his office he lived up to the very highest standard of pastoral obligation. His fame as a preacher caused him to be summoned repeatedly to France, where he enjoyed great influence. With the aid of Madame de Chantal he founded in 1604 the order of the Visitation (see VISITATION, ORDER OF THE) devoted to the care of the sick and later also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His Works and Doctrine.

         In 1618 Francis composed his Introduction a la vie devot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ooks among Roman Catholics to the present day, the object of which, as  he explained in his preface, was to meet the pious needs of those whose calling lay in the spheres of active life. The book is in the form of a discourse addressed to a certain Philothea, and treats in five chapters of repentance, prayer, the various virtues, temptations, and pious practises. "The world," he says," often looks with contempt upon piety because it pictures the pious as men of downcast and sorrowful faces, but Christ himself testifies that the inner life is a soft, sweet, and happy one." In his indulgence to the demands made by the world he often goes to extremes. His views find their systematic expression in his Traite de l'amour de Dieu. Proceeding from the principle that the will, appointed by the Lord as ruler of all the powers of the soul, finds its highest expression in the love of God, he finds two principal manifestations of this love, one passive, revealing itself in attraction toward the divine, and one active, finding express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ill of God. The first consists primarily in prayer, by which is understood not merely verbal utterance of devotion but the inner approach of the soul toward God. The inner form of prayer is of two degrees, the lower, meditation, the higher, contemplation. Its highest degree is the total absorption of the soul into its God, ecstasy. In Francis we find an undisguised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s of Quietism. As a counterpoise to the evil consequences that might possibly follow on the extreme interpretation of his mystic doctrine, Francis sets up the active love of God, which consists in the fulfilment of the divine will. In three books he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various virtues in which this active love manifests itself, a love which in Francis himself revealed itself throughout his life. He was canonized in 1665, and in 1878 was declared a doctor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J. EH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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